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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留声机

“站住！”

于秀莲拄着一根杨木棍，十分艰难

地拖拽着受伤的身体。她刚刚走出那片

白桦林，正准备铆足力气，沿山路向不远

处的一道大岭走去时，突然听到有个声

音从草丛里传来。

一

翻过那道大岭，再蹚过一条小河，

就 能 看 到 自 己 的 家 乡 了 。 刚 刚 ，于 秀

莲还在激动地想着。可她到底是应该

回 家 休 养 几 天 再 去 追 赶 队 伍 ，还 是 直

接绕过村子去追赶队伍呢？她一时有

些犹豫。

她伤得很重。两天前的那个傍晚，

西征回返的队伍在经过一道山口时，遭

到一股日伪军的围击。像这样的遭遇，

在 漫 长 的 西 征 路 上 ，他 们 经 历 了 很 多

次。可山口处的那场恶战，还是使抗联

队伍伤亡惨重——他们已经到了弹尽粮

绝的境地。

战 斗 持 续 了 很 久 ，直 到 天 色 完 全

暗 下 来 ，他 们 才 成 功 突 围 。 当 他 们 进

入 到 那 片 茂 密 的 白 桦 林 里 ，只 剩 下 不

到百人。

于秀莲庆幸自己还活着。可从肩

胛和膝盖处袭来的剧痛，以及那几乎止

不住的鲜血，提醒她那两颗不知从何处

飞来的子弹，大概把她身体里的骨头打

碎了。

随行的老军医一边查看她的伤势，一

边不住地摇动着花白的脑袋。战斗时，他

的医疗包被打落到地上，他不顾弹雨要去

捡，却被战友拽着突围出去……如今，他

两手空空。想了想，他从自己身上撕下一

块布来，为她进行了包扎，又从里衣里摸

出一块烟膏，撕下一块，塞进了她的嘴

里。随后，老军医把自己那根跟随他很长

时间的杨木棍递给她，关切地问道：“还能

走吗？”

于秀莲咬牙点头，试着往前走了两

步，豆大的汗珠便从她蜡黄的脸上滚落

下来。

“我背你！”说着，老军医就要蹲下身

去，却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半月以来，

抗联战士们粒米未进，全靠野果草根填

腹充饥，刚刚又经历了一场激战，身上哪

里还有力气。

老军医凄苦地笑笑，片刻才扶着身

边的白桦树站起来，自言自语道：“怎么

办呢？”

几名战士也围了上来，看着半身是

血的于秀莲，一时间束手无策。

不行，这样不行！于秀莲着急起来：

“你们先走，快走！”说着，她向着来路匆

匆张望了一眼，催促道：“你们快走，快去

找上级，一旦敌人追上来，我们谁都活不

了！”

“可你怎么办？”一个头上挂彩的小

战士上前拉了她一把，急得声音直颤，

“我们不能扔下你不管！”

于秀莲朝他笑了笑，安慰道：“你们

放心，这里的山路我熟。我慢慢走，我们

到时在大部队会面……”

就这样，于秀莲在这片阔大的白桦

林里，走了一天两夜。终于走出来了，却

还是遇到了麻烦。

二

于秀莲下意识扔掉手里的杨木棍，

端起枪，“谁？”她警觉地问道。

话音未落，在黎明熹微的光线里，她

猛然看见有七八个人影，从路旁的草丛

里跳了出来。

那几个人穿着黑制服，戴着大檐帽，

他们一面谨慎地朝她慢慢靠近，一面将

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她。

为首的人，左眼戴了只黑眼罩，手里

举着一把匣子枪，腰上还挂了一把日本

军刀。

于秀莲看他们一步步围上来，心里

已经作好了赴死的准备。她让自己镇定

下来，声音嘶哑地问道：“你们想要干什

么？”

“黑眼罩”并没有理会她。他又试探

着往前移了一步，嘴里不屑地哼了一声

说：“你这枪里头没子弹了吧？”

于秀莲不说话，只是瞪着他。

看着她打着的绑腿，“黑眼罩”含义

不明地笑了，“你一定是抗联的吧？”

于秀莲仍没有吱声。

“黑眼罩”又笑了，收了枪说，“你只

要老实交代，我保证不杀你。”

于秀莲不屑地骂道：“走狗！”

“都落到这步田地了，还这么嘴硬。”

“黑眼罩”说，“巧了，老子就喜欢和你这

样的打交道！”

“少废话。”于秀莲呸了一声，“要杀

要剐随你们！”

“说杀就杀岂不是便宜了你？为了

捉住你，我和兄弟们在这里忍饥挨饿守

了一天一夜了。”

“活该！”于秀莲嘟哝道。

“还是唠唠吧。”“黑眼罩”踱步围着

她转了一圈，说，“刀下不杀无名鬼，我不

能就这么稀里糊涂把你杀了。”

于 秀 莲 心 头 动 了 一 下 ，将 一 缕 乱

发理到耳后，说：“那好，想问什么你就

问吧。”

三

晨光依旧熹微，看着面前女战士淡

然的神情，“黑眼罩”想起先前遇上的抗

联战士，似乎都是这种神色。

他点点头，问道：“听口音是本地人

吧？家在哪里？”

“中国！”于秀莲答得响亮。

“已经是满洲国了！”“黑眼罩”纠正道。

“那是你们的叫法儿！”

“行吧。”“黑眼罩”继续问道，“你叫

什么名字？”

“你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于秀莲

反问道。

“什么？”

“抗联！”

“黑眼罩”脸上的神情扭曲了一下，很

快又挤出一丝笑来：“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没有了，都被日本人杀光了。”

“如果不反日，怎么能被杀呢？”“黑

眼罩”冷笑着说。

“如果不反日，还有中国吗？”于秀莲

悲愤地反问。

“黑眼罩”摇摇头，从口袋里摸出一

支烟来。一个小喽啰忙走上前，给他点

着了火，怂恿道：“队长，看她这样，也问

不出什么，干脆砍了吧！”

“黑眼罩”吸一口烟，没有说话，又在

于秀莲面前踱了几步，片刻问道：“看你

年龄也不小了，结婚了吧？”

于秀莲没有回答。

“看样子是结了。”“黑眼罩”继续问

道，“他一定也在你们队伍里吧？叫什么

名字？现在在哪里？”

“他也死了！”于秀莲不禁悲从中来。

“死了？”

“还不是被你们打死的！”于秀莲的

眼神像刀一样，狠狠盯着“黑眼罩”，“你

们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卖命，有多少人死

在了你们枪口下？”

“话不能这么说。”“黑眼罩”辩解道，

“咱也是为了保命，再说了，日本人也对

咱不薄！”

“认贼作父！”于秀莲鄙夷地啐了一

口，“抗联最痛恨的就是你这种人！”

“黑眼罩”瞪大了眼睛，带着怒气说

道：“我们这种人？我们也是为了活着！

反倒是你们，吃不饱穿不暖，这样狼狈！”

于秀莲厌恶地看了“黑眼罩”一眼：

“亏你还是个中国人！话说回来，如果你

还是中国人，就该多为这个国家想想，为

你的家人想想，你就忍心让他们跟你一

起背负骂名？和我们一起把日本人打回

去才是正道。你受日本人支使，助纣为

虐，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饶不了

你。日本人在我们国家横行霸道的日子

长不了，如果你们执迷不悟，坚持要和他

们穿一条裤子，最终也会落得和他们一

样的下场！”

“好个伶牙俐齿的丫头！”“黑眼罩”

的脸狠狠地扭曲了一下，“那我问你，打

了这么多年仗，为什么你们的人越打越

少？你们不仅吃不上穿不上，连个囫囵

觉都睡不安生。你好好看看你自己，像

个叫花子一样，都落到这步田地了，还敢

教训我？”

一阵剧痛袭来，于秀莲咬咬牙，把头

别向一旁，不予作答。

“说！你们的队伍在哪里？有多少

人？指挥官是谁？”

于秀莲依旧不言。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只要你如实

说了，不仅我们不会为难你，到了‘皇军’

那里，我也能保证不会亏待你。”

于秀莲冷笑了一声，说道：“你们就

别做梦了，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见问不出什么，“黑眼罩”瞬间卸下

了伪装，抽手一掌打在了她的脸上，愤愤

吼叫道：“老子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

是我的刀硬！”

血从嘴角流下，于秀莲又把头扬起，

一字一句回道：“我们是骨头硬，不像你

们，贪生怕死的软骨头！”

身旁的小喽啰见此情景，上前一步，

献计道：“队长，别给她废话了，抗联的人我

们见多了，都是嘴硬的！既然问不出什么，

不如砍了，也好拿着头去向‘皇军’邀功！”

四

此时，天色已经亮起来了，但密林里

的光线，仍是那么灰暗。

“黑眼罩”沉默许久后说：“你还有最

后一次机会，还不说，就是死！”

于秀莲却笑了，她又理了理头发，冷

静地说：“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你们别在

我身上浪费时间了，要杀要剐，随意！”

似为眼前这名女子的淡然所震惊，

“黑眼罩”又看了她一眼，最后把目光落

在她的脖颈上。他抚摸着腰间那把日式

马刀，迫切地想试试它的锋芒。

“既然你什么都不说，那我就亲自送

你上路！”话音刚落，“嗖”的一声，他把马

刀从刀鞘里抽了出来。

听到那声音，于秀莲预感到了将要来

临的死亡，可她并不慌张，心中甚至有些如

释重负——战友们，你们要继续战斗，早日

将鬼子赶出中国……然后好好活，带着我

那一份，好好活……她睁了睁眼睛，用尽全

力将自己的头高高扬起。透过树隙，她看

到了一小片天空，瓦蓝瓦蓝的。如果不出

意外，队伍应该与大部队会合了……想到

这里，她不由牵了牵嘴角，溢出一抹笑来。

起风了，岭上的风又冷又硬，呼啸着

席卷整个大地。

岭上的风岭上的风
■■童童 村村

我喜欢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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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头狠狠地对着烟枪吸了一口，烟

锅里最后一点烟丝忽地闪了一下，随后便

黯淡成了一团黑乎乎的硬块。他喘了口

气，仿佛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又晃了晃面前

的木梯。木梯靠在树上，树很粗，七八米

高，深褐色的枝干布满了时光的刻痕。

背上又开始痛了，老陈头咬紧嘴唇

倒吸了口气。他转过身，将背抵在树上。

疼痛稍缓，他的脸上竟露出一丝得意的

笑——这旧伤不算什么，那几颗弹片在

几十年前的江那边都没打败我，瞧着

吧，老子早晚把它们带进土里。

木梯靠在老树上，稳稳当当。老陈

头试着伸出脚踩了踩，年纪大了，都好

些年没爬过高了。他抬起头望向那被繁

茂枝叶遮挡着的树冠，想起树上应该有

个鸟窝。那鸟窝打他记事起就在，他还

记得那鸟窝封口处的黄泥冰凉坚硬的

手感。他小时候可没少爬上去看，还偷

偷取过几根羽毛……可是自从那件事

后，他就再也没上去过了。

那是个平常的午后，太阳炙烤着大

地。正躺在炕上睡午觉的他，突然被父

亲一把拎了起来。他看见父亲有些发黄

的白布短褂被染红了一片。父亲冲他吼

道：快上树，不准下来！他惊魂未定，只

得拼了命地往上爬，躲在那繁茂的枝叶

中。随后，他听到了巨大的响声，还有父

亲的吼声和母亲的哭喊声，最后入目是

一片火光……

巨 大 的 恐 惧 笼 罩 着 他 ，他 不 敢 下

去，就抱着树干躲了一天一夜。后来，是

经常来找父亲的一位叔叔把他从树上

抱下来的。叔叔带他去了好多地方，北

平、上海……再后来，叔叔也没有了踪

迹，13 岁的他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冬日正午的日头很足，老陈头从回

忆中挣脱出来，不再犹豫，抬脚朝梯子

上爬去，不时朝树顶吹几声口哨。

他是想上树看看那只鸟。那年大饥

荒，村里家家户户饿肚子。一天，老陈头

看到树上有一只大鸟，犹豫许久，还是

拿出猎枪，扣动了扳机。大鸟没来得及

出声便栽倒在地上。当晚，老陈头在树

下捡到了一只光秃秃的幼鸟。老陈头把

它捧到屋里，用被子包着捂了几天，又

从本就急缺的口粮里挤出点碎食残渣，

勉强把小鸟养活了。这小鸟对老陈头两

口子特别亲，老陈头一吹口哨，它就从

树上冲下来，飞到老陈头的肩膀。后来，

老伴走了，老陈头便与这鸟相依为命。

这两天老陈头不知吹了多少遍口

哨，那鸟却没有飞下来。老陈头想，它大

概也老了，飞不动了。

老陈头颤巍巍爬上梯子，透过树叶的

缝隙看到了鸟窝口，形状竟还和曾经一

样。他朝鸟窝吹了声口哨，看见几根羽毛

在洞口扑腾了几下，才终于把心放下来。

他从兜里掏出一把小米，将手伸进洞口，

看那鸟伸长了脖子一下下慢慢啄着。

突然，他看见窝里有个黑乎乎的东

西。老陈头心下疑惑，探手进去将那东西

取出来——竟是被几层早已风干的油布

包裹着的一个小木匣子。老陈头心里咯

噔一声——这是母亲的东西！

打 开 ，里 面 是 用 红 布 包 着 的 一 封

信、一张照片和一块金子。

信中写道：

我万分亲爱的孩子，我们可能随时面

临牺牲，离你而去，为了党的事业，我们不怕

牺牲。孩子，请你记住，爹娘永远爱你……这

块金子是娘用所有的首饰换来的，娘没什么

能留给你，你要好好活……

伴着鸟儿饱食后愉快的啼鸣声，老

陈头泪流满面。

几天后，一对烈士夫妻的墓碑上多

了张黑白合照。当地人还聊起一位老红

军。他拒绝政府补助，前几天还给县政

府送了块金子，说是代他烈士爹娘交给

组织的。

老树的秘密老树的秘密
■■刘小云刘小云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这首歌曲，总是唤起我的军旅记忆。

我入伍时，这首歌还没有诞生，可

我们营房里的小白杨真是不少。在营

区 ，白 天 黑 夜 都 有 哨 兵 站 岗 。 他 们 手

握 钢 枪 ，眼 神 坚 毅 ，挺 拔 着 腰 杆 ，与 身

旁 的 白 杨 树 一 起 ，守 卫 着 营 房 。 偶 有

微 风 吹 来 ，白 杨 树 叶 便 沙 沙 作 响 ——

那 是 回 荡 在 我 军 旅 时 光 中 的 难 忘 声

响。

时光荏苒，官兵栽下一棵又一棵白

杨，营区也迎来一茬又一茬新兵。有新

兵抱怨训练真苦，可指导员说，吃这些苦

是为了在危急关头能够顶上去，我们是

人民的子弟兵。

还 记 得 那 是 1981 年 8 月 中 旬 的 一

天，原本晴朗的天忽然阴云密布，不一会

儿，便是电闪雷鸣，暴雨倾盆。雨点像鞭

子一样抽打着大地，有战士把脸盆伸到

屋檐外去接雨水，刚伸出去竟接了有半

盆水。“这雨下得跟瀑布一样！”我们感慨

着，却不知道，这场特大暴雨一下就是 3

个昼夜。

暴雨如注，阆中进入汛期。雨水搅

起泥沙，随着地势的起伏湍急奔窜，整个

大地似乎都回荡着水流奔腾的声音。很

快，阆中告急！嘉陵江告急！

绑在营房操场电线杆上的高音喇

叭 忽 然 传 来 上 级 的 命 令 ：“ 养 兵 千 日 ，

用 兵 一 时 ，地 方 有 难 ，我 们 要 去 支

援 。 现 在 考 验 我 们 的 时 候 到 了 ，听 我

命 令 ……”那 时 的 我 们 就 像 搭 在 弦 上

的 箭 ，只 等 一 声 令 下 ，即 可 射 向 与 洪

水猛兽搏斗的“战场”。

整装完毕后，汽车载着步、炮两个团

的指战员出了营房，向受灾点位疾驰而

去。

暴雨仍未停歇，如漫天的箭矢一般

射向大地。车的前挡风玻璃和引擎盖，

以及车上的雨篷都在雨中发出噼里啪啦

的声响，伴随着汽车马达的轰鸣声，还有

闪电撕裂天幕后发出的惊雷声，宛如一

曲震天撼地的交响乐章。雨水已漫过公

路尺把深，军车犹如冲锋舟一般乘风破

浪向前冲去，车身后溅起两条长长的水

龙……

当时，我们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挺进！挺进！向着古城挺进！

眼前，古城尽半数的街道已陷入泱

泱泽国之中。那些被困在洪水中的群

众，目光穿透雨雾，见到迷彩，一时激动

万分。他们向我们挥舞着手臂，高声喊

道：“解放军来了，来救我们了！”

听到这喊声，我们心头涌上说不清

的暖流。我和战友们顾不上脱衣服，纷

纷跳进了洪水中。我们在齐腰深的浑

浊洪水中垒筑沙袋，以减缓洪水流速；

架起人梯、索道，以抢救受灾群众和物

资……可暴雨还在倾泻，洪水仍来势汹

汹。不同地区纷纷传来汛情：南街淹水

了，北街淹水了，地势高的后街进水了，

连张飞庙也进水了……

阆中遭到百年不遇的洪水袭击，灾

害严重。地势陡峭的巴巴寺成了唯一没

被洪水淹没的“孤岛”，我们只好将救出

来的群众和物资都转移到这座“孤岛”

上。

暴 雨 第 3 天 ，雨 势 终 于 渐 渐 变 小 ，

直 至 天 晴 。 到 第 5 天 ，洪 水 终 于 退

去。我们开始清除街道和老百姓家中

的淤泥。

清淤清障工作结束后，我们满身是

泥，回到了营区。

洗去泥尘，用药水搽着身上青一块、

紫一块的伤，我和战友们相视而笑，心中

有满满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重新穿上干净的军装，看看营区里

仍旧挺拔的白杨，我们觉得自己也是一

棵向上生长、翠绿繁茂、能为人们挡风遮

雨的小白杨。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回忆起曾经的军旅岁月，那年在雨幕中

闪着光的经历，总令我的心头亮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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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吟
■孙佳欣

濒死之际，于秀莲仿佛看到日本
鬼子被赶出了中国，老乡们欢呼雀
跃，布满疮痍的土地上开出花朵。她
是笑着的，她没有出卖战友，更没有
出卖中国人的良知。即便死去，她的
脖颈依旧高高扬起，背脊依旧挺得笔
直……岭上风起，将她的头发撩起又
轻轻抚平。

多年来，那天的火光一直是老陈头

的梦魇。那封迟到的信，于冬日寒风中
带来母亲的答案——为了党的事业，我
们不怕牺牲……你要好好活。他将照
片和金子送去了政府。看着明媚的阳
光，他想，往后日子会越来越好。

白杨树在风中沙沙作响，唤起
“我”难忘的军旅记忆。那年洪水泛
滥，“我”和战友架起人梯、搭建人
墙。听着老百姓看到解放军的欢呼
声，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是人民
子弟兵！

风，时而喁喁细语，时而咆哮怒
吼。它见证着一幕幕历史，也讲述着
一个个故事。其中，有革命志士舍生
取义的大义凛然，有作为母亲的烈士
对孩子的叮嘱挂念，亦有人民子弟兵
为人民的铿锵誓言……风呼啸着席卷
大地，余音阵阵中，读者朋友们，且听
风吟。


